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舰艇官兵依恋焦虑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自尊和负性情绪的链式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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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究海军舰艇官兵依恋焦虑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揭示自尊、负性情绪在其中的中介作用。 
方法 使用便利抽取法选取海军舰艇官兵 288 人，采用成人依恋量表、自尊量表、7 项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患者

健康问卷抑郁自评量表和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进行问卷调查。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及结

构方程模型分析依恋焦虑、自尊、负性情绪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结果 相关分析显示，依恋焦虑、自尊、焦

虑、抑郁和主观幸福感两两相关（均 P＜0.01）。多元回归分析显示，依恋焦虑、自尊、抑郁和焦虑可共同预测主观

幸福感的 42.4%。链式中介模型各项拟合指数良好（χ2/df＝0.170，P＝0.844，拟合优度指数为 0.999，调整拟合优度

指数为 0.996，规范拟合指数为 0.999，相对拟合指数为 0.997，比较拟合指数为 1.000，近似误差均方根为 0.000），

结果显示自尊、负性情绪在依恋焦虑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完全链式中介作用。结论 舰艇官兵的依恋焦虑既可以通

过自尊、负性情绪的单独中介作用，也能通过自尊、负性情绪的完全链式中介作用影响其主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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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attachment anxiety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warship officers 
and soldiers, and reveal the mediating roles of self-esteem and negative emotions between them. Methods A total of 288 
warship officers and soldiers were enrolled by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 Adult attachment scale, self-esteem scale,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7 items scale,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 and Memorial University of Newfoundland scale of 
happiness were used for questionnaire survey.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attachment anxiety, self-esteem, negative emotion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Results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attachment anxiety, self-esteem, anxiety, depress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all P＜0.01).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attachment anxiety, 
self-esteem, depression and anxiety could jointly predict 42.4%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analysis of chain mediating effect 
(χ2/df＝0.170, P＝0.844, good fit index ［GFI］ ＝0.999, adjusted GFI＝0.996, normative fit index ［FI］ ＝0.999, relative FI＝ 

0.997, comparative FI＝1.000,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0.000) showed that self-esteem and negative emotions 
played complete chain mediating roles between attachment anxiet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Conclusion Attachment 
anxiety of warship officers and soldiers can affect their subjective well-being not only through the mediation of self-esteem and 
negative emotions, but also through the complete chain mediation of self-esteem and negative emo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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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舰艇官兵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工作

性质特殊，训练任务繁重，社会环境相对隔绝，容

易出现心理压力［1］，导致主观幸福感降低［2］，影

响工作绩效［3］。因此，关注舰艇官兵主观幸福感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主观幸福感通常是指个体根据自定的标准对

其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估，是衡量个体生活质量的综

合性心理指标［4］。依恋、自尊、负性情绪都是其

重要影响因素［5-8］。依恋是个体与生俱来的一种形

成和保持亲密关系的倾向［9］，其对主观幸福感的

影响得到研究证实［10］。Brennan 等［11］将成人依恋

分为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两个维度，依恋焦虑的个

体会怀疑自我价值，对亲密关系充满警惕［12］。研

究发现依恋焦虑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

用［13-14］。自尊是个体对自我价值和自我接纳的总

体感受，是对自我积极或消极的态度［15］30-31，它是

成年人主观幸福感最强的预测因子之一［16］。负性

情绪一般是指焦虑、抑郁等消极的情绪，是评估主

观幸福感的重要指标［17］。

研究显示，不安全的依恋与更低的自尊水平有

关［18］，且依恋焦虑与个体的自尊水平呈显著负相

关［19］。根据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式理论可知，依恋

通过内部工作模式对个体心理状态产生影响，而自

尊是内部工作模式的重要成分［20］。因此可以推测，

自尊可能是依恋焦虑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一个中介

变量［21］。依恋焦虑能显著正向预测焦虑、抑郁等

负性情绪［22-24］，而负性情绪与主观幸福感密切相 
关［25］，提示负性情绪在依恋焦虑和主观幸福感之

间可能起着中介作用。此外，自尊与负性情绪密切

相关［26］，纵向研究表明，低自尊预测焦虑和抑郁的

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且焦虑和抑郁并不能

预测自尊水平的下降［27-28］。这提示自尊可能是依恋

焦虑对负性情绪影响的中介变量，依恋焦虑可以通

过自尊影响负性情绪，从而进一步影响主观幸福感。

综上所述可知，自尊和负性情绪在依恋焦虑与

主观幸福感之间发挥着重要作用，且自尊会影响负

性情绪。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自尊、负性情

绪可能在依恋焦虑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链式中介作

用，假设模型见图 1。本研究聚焦海军舰艇官兵，

通过问卷法对其依恋焦虑、自尊、负性情绪和主观

幸福感进行测量，并在已有理论基础上利用结构方

程模型探讨依恋焦虑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机制，以期

为提升舰艇官兵的主观幸福感提供实证依据。

图 1 依恋焦虑、自尊、负性情绪和主观幸福感 

关系的假设模型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 G*Power 3.1.9.2 软件估计样

本量，基于前人研究［29］设置参数，要达到 90% 以

上的统计功效约需要 88 名被试。本研究采用便利

抽样法抽取 288 名海军舰艇官兵进行问卷调查，回

收有效问卷 257 份，回收有效率为 89.24%。

1.2　调查工具

1.2.1　成人依恋量表　采用 Collins 和 Read［30］编

制的成人依恋量表中的依恋焦虑维度测量官兵的依

恋焦虑情况，依恋焦虑维度测量一个人担心被抛弃

或不被喜爱的程度，量表采用 5 点计分。

1.2.2　自尊量表　采用Rosenberg［15］305-307 于 1965 年 
编制、汪向东等［31］1999 年修订的自尊量表测量官

兵的自尊水平。该量表共 10 个条目，采用 Likert  
4 级评分，其中第 3、5、8、9、10 个条目为反向计分，

总分为 10～40 分，得分越高表示自尊程度越高。

1.2.3　7 项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7 items，GAD-7）［32］　采用 GAD-7 测量官

兵的焦虑水平。量表共 7 个条目，采用 0～3 级评分，

要求报告过去 2 周受焦虑问题困扰的程度。GAD-7
总 分 0～21 分，其 中 0～5 分 为 无 焦 虑、6～9 分 
为轻度焦虑、10～14 分为中度焦虑、15～21 分为

重度焦虑。

1.2.4　患者健康问卷抑郁自评量表（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PHQ-9）［33］　采用 PHQ-9 测量官

兵的抑郁水平。量表共 9 个条目，采用 0～3 级评分，

要求报告过去 2 周受抑郁问题困扰的程度。PHQ-9
总 分 0～27 分，其 中 0～5 分 为 无 抑 郁、6～9 分 
为轻度抑郁、10～14 分为中度抑郁、15～19 分为

重度抑郁、20～27 分为极重度抑郁。

1.2.5　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Memorial 
University of Newfoundland scale of happiness，
MUNSH）　采用MUNSH测量官兵的主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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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NSH 共有 24 个条目，包括正性情感（positive 
affect，PA）、负性情感（negative affect，NA）、正

性情感体验（positive emotional experience，PE）、

负性情感体验（negative emotional experience，NE） 
4个部分，总主观幸福感得分＝PA得分－NA得分＋ 

PE 得分－NE 得分，得分范围为－24～24 分，统计

时常加上常数 24。0～12 分表明主观幸福感低，

13～35 分表明主观幸福感中等，36～48 分表明主

观幸福感高［34］。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22.0 软件对数据进行

录入与统计分析。数据以 x±s 表示，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检验变量间的相关性；采用多元线性回归

分析检验依恋焦虑、自尊和负性情绪对主观幸福感

的预测性；采用Amos 24.0 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

检验自尊和负性情绪在依恋焦虑和主观幸福之间的

中介效应。检验水准（α）为 0.05。

2　结　果

2.1　 相 关 分 析　257 名 海 军 舰 艇 官 兵 的 依 恋

焦 虑 得 分 为（1.91±0.76） 分， 自 尊 得 分 为

（32.95±4.74）分，焦虑得分为（2.56±3.07）分，

抑郁得分为（3.09±3.04）分，主观幸福感得分为

（30.68±9.81）分。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表 1）
显示，依恋焦虑、焦虑和抑郁得分两两互为正相

关，自尊得分与主观幸福感得分呈正相关，其余变

量之间互为负相关（均 P＜0.01）。

表 1　各变量的相关关系

r
变量 依恋焦虑 自尊 焦虑 抑郁 主观幸福感

依恋焦虑 1
自尊 －0.43** 1
焦虑 0.48** －0.39** 1
抑郁 0.47** －0.39** 0.73** 1
主观幸福感 －0.43** 0.42** －0.57** －0.59** 1

**P＜0.01.

2.2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以主观幸福感为因变

量，依恋焦虑、自尊、焦虑和抑郁为自变量进行分

层回归分析，分层回归第一层放入依恋焦虑，第二

层放入自尊，第三层放入焦虑和抑郁。第一层回归

分析结果显示，依恋焦虑可单独预测主观幸福感的

18.1%（F＝56.54，P＜0.01），依恋焦虑对主观幸

福感具有负向预测作用（β＝－5.47，P＜0.01）。第

二层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依恋焦虑和自尊可共同预

测主观幸福感的 24.9%（F＝42.18，P＜0.01），依

恋焦虑对主观幸福感具有负向预测作用（β＝－3.86，
P＜0.01），自尊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β＝0.60，P＜0.01）。第三层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依恋焦虑、自尊、抑郁和焦虑可共同预测主观幸福

感的 42.4%（F＝46.31，P＜0.01），依恋焦虑对主

观幸福感无预测作用（β＝－1.28，P＞0.05），自

尊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预测作用（β＝0.35，P＜ 

0.01），焦虑和抑郁均对主观幸福感具有负向预测

作用（β＝－0.74，P＜0.01；β＝－0.99，P＜0.01）。

2.3　中介效应模型检验　采用 Amos 24.0 软件构

建以依恋焦虑为自变量，自尊、负性情绪为中介变

量，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的中介模型。模型各项拟

合指数良好（χ2/df＝0.170，P＝0.844，拟合优度指

数为 0.999，调整拟合优度指数为 0.996，规范拟合

指数为 0.999，相对拟合指数为 0.997，比较拟合指

数为 1.000，近似误差均方根为 0.000），中介路径

如图 2 所示。

－0.26**

－0.43**

0.44**

－0.04

0.13** －0.59**

0.85

0.86

图 2　自尊、焦虑在依恋焦虑对主观幸福感效应中的 

链式中介作用

路径线上的数据为标准化回归系数. **P＜0.01.

通过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法

（重复取样 5 000 次）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计算 
95% CI。结果显示，自尊和负性情绪在依恋焦虑与

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效应值的 95% CI 

均不包括 0。中介效应具体通过 3 条路径产生：路

径 1 为依恋焦虑→自尊→主观幸福感，自尊的中

介效应显著，占总效应的 13.4%；路径 2 为依恋焦 
虑→负性情绪→主观幸福感，负性情绪的中介效应

显著，占总效应的 61.0%；路径 3 为依恋焦虑→自

尊→负性情绪→主观幸福感，自尊和负性情绪的链

式中介效应显著，占总效应的 15.9%。依恋焦虑对

主观幸福感的直接效应不显著，这说明自尊、负性

情绪在依恋焦虑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起完全链式

中介作用。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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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舰艇官兵的依恋焦虑可通过

自尊、负性情绪的单独中介作用影响其主观幸福

感，也可以通过自尊和负性情绪的链式中介作用影

响主观幸福感。 
由依恋焦虑→自尊→主观幸福感路径可知，自

尊是依恋焦虑与主观幸福感间的部分中介变量，依

恋焦虑可以通过降低自尊来减少主观幸福感。依恋

焦虑反映了个体对被拒绝被抛弃的恐惧［35］，自尊

反映了个体对自身价值的一般认识［36］。对亲密关系

丧失的恐惧可能会降低对自身价值的基本认识，所

以依恋焦虑高的个体自尊水平往往偏低［37］，而自尊

水平低的个体更可能报告更低的生活满意度和主观

幸福感［38］。

由依恋焦虑→负性情绪→主观幸福感路径可

知，负性情绪也是依恋焦虑与主观幸福感间的部分

中介变量，依恋焦虑会诱发负性情绪来降低主观幸

福感。研究发现，依恋焦虑与焦虑、抑郁的发生呈

正相关［39-40］，而焦虑、抑郁情绪会妨碍个体感知

幸福感［41］。此路径在总中介效应中占比最高，说

明在舰艇官兵依恋焦虑影响主观幸福感的过程中，

负性情绪的中介作用大于自尊。

由依恋焦虑→自尊→负性情绪→主观幸福感

路径可知，自尊和负性情绪在依恋焦虑与主观幸福

感之间发挥着链式中介作用，依恋焦虑可以通过降

低自尊来诱发负性情绪，从而降低主观幸福感。依

恋焦虑导致了低自尊，低自尊个体容易因为过度寻

求安慰、寻求负面反馈、反刍消极自我等而发生焦

虑和抑郁［42］，从而使其主观幸福感降低。

本研究揭示了自尊和负性情绪在依恋焦虑与

主观幸福感关系中的完全链式中介作用，阐明了舰

艇官兵依恋焦虑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心理机制，为提

升舰艇官兵主观幸福感提供了可能的途径和参考依

据。根据本研究结果，我们提出以下建议来提升舰

艇官兵的主观幸福感：（1）舰艇部队管理部门须

有针对性、有特点地开展综合心理卫生活动，普及

依恋焦虑、自尊、负性情绪、幸福感等相关心理知

识，帮助官兵掌握自身的心理状态。（2）定期开

展丰富多彩的专业及娱乐竞赛活动，提升官兵的自

我价值感和自我接纳程度。（3）通过正念训练等

方式缓解工作压力，降低官兵的焦虑、抑郁情绪，

提升主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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